
20242024年年 88月月 1515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3长 城 责任编辑 /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我的军旅诗集《金铜花瓣》，近日

由金盾出版社出版发行。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欣然为诗集题

写书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军旅诗人

刘 笑 伟 为 诗 集 作 序 。 这 本 诗 集 精 选

100 多首当代军旅诗歌，分强军号角、

战旗如画、士兵宣言、红军制造、生活

微光、春天的歌唱 6 个专辑。有关评论

认为，这些诗作“触角深入新时代强军

兴军的滚滚洪流，抵达我军由弱到强

的历史纵深，探寻红色基因的赓续传

承，描绘普通士兵的生活点滴，歌唱中

国梦强军梦的辉煌成就。注重在诗性

的表达中展现思想锋芒，在场景的再

现中丰富现场层次，从人文的角度阐

释军人的家国情怀，从生活日常中提

炼浓浓的兵味，回应了为什么战旗美

如画、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等一系列

时代问答，充满催人奋进、促人向上的

时代精神，体现了一种中国式军事文

学的美学风范”。我深知，我的诗艺没

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如果我的

歌咏还不那么难听，这些充其量也只

是一个老兵用心歌唱的几首“兵歌”。

我被现代诗歌吸引，是 30 多年前

的一个傍晚。那天，我打开红灯牌收

音机漫无目的地选台，突然听到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配乐诗歌。慢板

钢琴曲，深沉的嗓音，忧郁的诗句，让

年轻的我瞬间产生代入感。

在此之前，我受父亲的文学影响，

只是喜欢唐诗宋词之类的古典诗赋，

对现代诗歌并没有太多认识。从那个

夜晚之后，我便喜欢上现代诗，买了很

多那个年代流行的诗集诗论，还报名

参加了诗刊社的函授学习。后来，我

考入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又在原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原国防大学

军队政治工作系学习，视野逐渐开阔，

对诗歌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陆续在一

些报刊上发表军旅诗作。此后，在报

刊编辑老师以及参加文学笔会认识的

一些诗坛师友的指导鼓励下，固强补

弱，以勤补拙，让我逐渐看清和接近诗

歌殿堂的门槛。

由于工作关系，我的文学创作只

能在业余时间，写诗始终是一个业余

爱 好 ，所 以 至 今 我 仍 不 敢 以 诗 人 自

称。在我心里，诗人这个称谓太高贵，

我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不 足 以 与 它 发 生 关

联。30 多年来，我写了几百首诗歌，朋

友们一再建议我出诗集。犹豫再三，

我挑选了 100 多首结集出版。或许这

些作品谈不上诗歌艺术，只是记录了

我成长的轨迹、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

尤其是从军报国的心路历程。这些诗

句总体来说是记录军营生活的，因此

我为诗集起名《金铜花瓣》。

军 旅 诗 源 于 军 事 活 动 和 军 人 生

活 ，其 思 想 内 核 则 厚 植 于 军 事 文 化 。

历史地看，军事文化的核心是战斗性，

是“ 孰 知 不 向 边 庭 苦 ，纵 死 犹 闻 侠 骨

香”的无悔奉献，是“一卷旌收千骑虏，

万全身出百重围”的无畏胆识，是“只

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无

上光荣，是“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

州永太平”的无私情怀，同时又是“有

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

代革命军人价值追求。我长期在总部

机关工作，常随领导到部队调研检查

指导工作，加上自己蹲连当兵，使我既

可从宏观上感受到强军兴军步伐的波

澜壮阔，也能从微观上体察到部队练

兵 备 战 的 生 龙 活 虎 。 这 些 或 耳 闻 目

睹、或深度参与的生活战斗场景，不断

冲刷我的灵魂，使得我的诗歌天然带

有强军制胜的士兵味道和家国情怀。

对此我从不怀疑。当然，军旅诗创作

广涉战争、和平、相思、爱情等，无论何

种题材，我都不会远离军队的历史与

现实，去主观臆造一种生活状态、虚拟

一种哲学思考。我的目光和笔从未离

开士兵和“兵歌”。

我写军旅诗是有读者目标指向性

的，那就是为战士而歌，为关心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人而歌。这个思想基

点和逻辑起点，让我的创作远离玄幻

和炫技，去追求一种现场感、画面感、

动态感，直奔主题，直抒胸臆，尽力以

一种中国式军事文艺的美学追求，寻

求读者的共情共鸣。

我比较认同古人所说的两句话，

一句是好诗大都“平白如话”，另一句

是好诗不过近人情。白话就是一听便

明白的话，如灯下拉家常，话里话外、

情节细节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听起来

有趣，品起来有味。近人情则是通情

达理，诗者的最高技巧恰恰不是技巧，

而在于对情感敏锐辨识、即时捕捉，以

及缓慢醇化和释放。它要求作者对情

绪波动和自然变化高度敏感、准确识

别。所有这些都基于性情，没有人的

性情，也就无所谓人情了。诗歌写得

既深奥又精妙不容易，写成白话而美

妙且通人情也非易事。在这方面，我

的双重努力并不能遂心如意。

诗歌从来都是最高级的文体，能

使母语充满智慧和音乐性。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价值观和语言的流动性，都

集中在民众广为流传的诗歌之中。诗

把最美的词汇和表达创造出来，民族

语言因此新鲜而不僵化。

如果文学是一座高大的殿堂，诗

歌 便 是 穹 顶 上 让 阳 光 照 耀 大 堂 的 天

窗。诗歌璀璨夺目，文学殿堂明亮辉

煌；诗歌暗淡沉寂，意味着文学殿堂的

穹顶开始坍塌。

时 代 需 要 诗 歌 ，诗 歌 也 需 要 读

者。无论人们对美的认识如何不同，

诗歌仍然是一种最美好的语言，人们

内心深处也都有一个诗意的栖居地，

盛开着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只有诗

意的语言能更好地描绘。没有诗意的

梦想，未来无所期望。诗也许不能创

造物质、给人带来物质享受，但能让人

诗意地面对生活，让人身处逆境时能

重组情绪、改善心情，让一个卑微的生

命活得高贵、富有尊严。我们需要脚

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而诗歌表现

的世界，就是我们内心希望看到的一

片纯净星空。

我是军旅歌者，征途的天空中，金

铜花瓣纷纷扬扬。面对新时代，我不

能停止歌唱我的“兵歌”。

兵 歌
■程文胜

走过江西省黎川县的山山水水，一

路有深情回望。

群山莽莽，岁月峥嵘。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黎川是闽赣革命根据地指挥中

心，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几场

重要战斗在这里发生。1933 年，红七军

团在黎川组建、壮大、发展。周恩来、朱

德、王稼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曾在这片殷红的土地上留下光

辉足迹。

在黎川，随处可见红色印记。县城

篁竹街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

部旧址，县城河滩上的中国工农红军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誓师大会旧址，湖

坊的中央苏区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

旧址……这些红色旧址，让黎川有了鲜

红的底色。每参观一处革命旧址，我都

情不自禁地感叹，红色是血、是火、是革

命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用

信仰、青春和生命凝铸的最亮丽的底色、

最鲜明的文化符号。

鲜 血 浸 染 根 脉 ，信 仰 支 撑 执 着 。

1931 年 6 月，红三军团攻克黎川后，成立

了黎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建立了 9 个

区 苏 维 埃 政 权 ，共 产 党 的 旗 帜 高 高 飘

扬。1932 年金秋时节，周恩来、朱德率

领红一方面军进占黎川、建宁、泰宁，开

辟了闽赣革命根据地。

苏区的红土地孕育了革命，树立起

一 座 座 凝 结 着 信 仰 信 念 的 精 神 丰 碑 。

1932 年 12 月 30 日，在黎川县城篁竹街

河滩上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阅兵誓师大会上，红一、三、五军

团和闽赣边区地方武装共 7 万多名指战

员以及 1 万多名工农群众，接受中革军

委领导人的检阅。周恩来、朱德、王稼

祥、刘伯承等在阅兵会上讲话，动员军民

全力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晚，

军民还在红一军团驻地三都村举办文艺

晚会，罗荣桓、罗瑞卿等参加了中国第一

部红色话剧《庐山之雪》的演出，给广大

军民以极大鼓舞。

在闽赣省边际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

丘陵群中，有一个山区乡镇叫湖坊。街

上，一座晚清时期的建筑——龚家大屋

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中央苏区闽赣省委、

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凝视着展厅里

陈列的一份当年刊发闽赣省革委会（后

改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消息的《红色中

华》影印件，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时的

一段话在我的耳边响起：“从去年到今

年，中央苏区的东北方，赤化了建宁、黎

川、泰宁、光泽、资溪、金溪等六七县，与

闽浙赣苏区打成一片，在这里建立了新

的闽赣省。”

龚家大屋镌刻着红色岁月的记忆。

1933 年 春 ，红 一 方 面 军 相 继 攻 克 闽 赣

边的资溪、金溪、光泽、邵武、将乐等地。

1 月 25 日，红一方面军与赣东北红十军

在贵溪县（今贵溪市）会师，并将赣东北

红十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一军。至

此，建黎泰与信抚、闽北苏区连成一片。

4 月 下 旬 ，中 央 人 民 委 员 会 决 定“ 将 建

（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

（泽）邵（武）西南部、闽北苏区，以至信抚

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顾作霖任

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1933 年 5 月上旬，根据中央人民委

员会决议，在湖坊召开了闽赣省第一次

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正式成立闽赣省

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任闽赣省革命委员

会主席。6 月，闽赣省军区成立，萧劲光

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

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闽赣省

既是拱卫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又是连

接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

道。

轻轻拭去岁月的风尘，洞悉历史的

光景，我的心为之震撼。遥想当年，闽赣

省鼎盛时期面积约 2 万平方公里，人口

有 100 多万，辖区范围包括今江西、福建

两省 21 个县（市、区）的全部或部分地

区，成为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

央苏区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时，我胸中升腾起对革命先驱“唤起工

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斗

争精神的敬佩之情。

伫立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军

旗的巨型雕塑前，讲解员深情地唱起《创

造七军团歌》：“加入七军团，我们胜利

了，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战斗力，勇敢向

前冲锋……”激越的歌声，仿佛把我带回

当年成立红七军团的激情岁月。1933

年 6 月 7 日，中央军委决定在红一方面军

内成立红七军团，将组建红七军团的主

要任务交给闽赣省。

“七军团黎川诞生，纵横百里声势

震。”在闽赣省委和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的

领导下，黎川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红

七军团很快组建起来。闽赣省军区司令

员萧劲光兼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政委。

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地奔赴一个又一个

战场，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

剿”战斗立下功勋。

徜徉在洵口镇，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的初战——洵口战斗的一幕幕在

记忆的薄雾中跳跃。1933 年 10 月，黎川

城失守后，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

代远奉命率东方军经泰宁快速回师，意

图夺回黎川县城。而敌军在占领黎川

后，即向洵口地区“进剿”，东方军在洵口

与国民党军不期而遇。

1933 年 10 月 6 日，当红四师进至洵

口东的飞鸢时，正好与敌第三十四师遭

遇。战士们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

运动。不久，我主力部队赶到，向敌展

开 猛 烈 进 攻 ，敌 军 丢 下 几 百 具 尸 体 败

退。7 日晨，红军主力部队向洵口之敌

发起总攻，全歼敌第十八旅第三十一、第

三十四两个团，活捉敌旅长葛钟山，敌第

二十七团也被歼一部分。洵口战斗，红

军歼灭国民党军 1200 多人，打击了敌人

的嚣张气焰。

当我在华盖峰山顶寻访当年红军

挖掘的战壕遗址，彭德怀在团村战斗胜

利后所写的一首诗在耳际响起：“猛虎

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

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

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

逃生。”

1933 年 12 月 12 日晨 ，敌军陆续进

入 团 村 伏 击 圈 后 ，彭 德 怀 发 出 总 攻 击

令。霎时，山谷里炮声轰鸣，硝烟弥漫，

红军威如猛虎，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

血战。此战，红军以 1.2 万人击溃 3 万多

敌军，余敌逃回黎川城。

彭德怀在回忆团村战斗时写道：“如

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

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

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

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

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二万五

千里长征了。”可叹的是，“左”倾错误领

导者把红一、红三军团分开作战，红军不

能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

人，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在团村战斗中，红三军团红四师师

长张锡龙，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先后

不幸壮烈牺牲。巍巍青山，仰之弥高；硝

烟散去，精神永存。当年，红军将士用鲜

血和生命，点燃“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

想信念之火，赋予这片土地“一草一木一

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的底色。

白云悠悠，蓝天高远，黎川一片静谧

祥和。溪流潺潺，流逝了岁月，流散了烽

火，却无法冲刷掉人民军队在这片红土

地上谱写的雄壮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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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
从新藏公路 0 公里处出发，不到一

天时间便可抵达喀喇昆仑腹地。这段

路程，会让每个经历过的人终生难忘。

进入盛夏，在这条世界平均海拔

最 高 的 公 路 两 侧 ，只 能 窥 见 戈 壁 、冰

川、雪山的冷峻面容，与别处的欢腾格

格不入。穿行其中，绿色成了最稀缺

的颜色，偶有几株骆驼刺映入眼帘，令

人心旷神怡。大自然的苍凉与生命的

渺小，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平原尽头，群峰绵延。汽车一路

攀爬而上，氧气愈发稀薄。不时滚落

的碎石块与车窗外近在咫尺的万丈悬

崖，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翻 过 海 拔 4969 米 的 塞 力 亚 克 达

坂，眼前豁然开朗。道路一侧雪峰林

立 ，另 一 侧 是 静 静 流 淌 的 喀 拉 喀 什

河。顺着墨绿色的河水远远望去，只

见一座酷似剑柄的雕塑巍然矗立，那

里便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康西瓦烈士陵

园，长眠着百余名烈士。

记得两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片

“生命禁区”，海拔刚到 4000 米时，眼前

便开始天旋地转，陷入高原反应的困

境当中。那时，我的心头一直升腾着

两句话，一句是要对高原保持敬畏心，

另一句是军人不能怕牺牲。

敬畏心自然不用多说，但真的有

人 不 怕 牺 牲 吗 ？ 眺 望 康 西 瓦 烈 士 陵

园，一个可爱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

“2020 年 6 月，在一次边防斗争中，

不满 19 岁的边防战士陈祥榕突入重

围，营救战友，英勇战斗，奋力反击，毫

不畏惧，直至壮烈牺牲……”第一次听

到 这 则 消 息 时 ，我 的 心 被 狠 狠 刺 痛 。

我 和 他 同 一 年 入 伍 ，他 比 我 小 一 岁 。

看到他的照片时，只觉得莫名亲切，仿

佛他就是身边战友……

走进康西瓦烈士陵园，陈祥榕的

墓碑前摆放着种种祭品，其中最多的

是橘子，那是他最喜欢吃的水果。阳

光映照下，橘子的颜色格外鲜艳，如同

他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写下的“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温暖着冰天雪地的

喀喇昆仑，也温暖着每个思念他的人。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雄。2020

年初，一封从康西瓦烈士陵园寄出的

信件翻越雪山达坂、穿过河西走廊，来

到了我的家乡甘肃省庄浪县孔沟村。

信封上写着“孔祥明（烈士）”以及“村

委会（转烈士亲人）”的字样，最下面写

着寄信人：杨宝民。

这是一封迟到半个多世纪的信。

20 世纪 60 年代，孔祥明参军入伍，1962

年在一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多

年来，孔祥明的父母、大哥一直不知道

他的长眠之地。信件寄到时，这些亲

人已离世。孔祥明的侄女孔明香收到

信后，第一时间到家人墓前，告诉了他

们这个迟来的消息。

孔明香对于叔叔的记忆，一直停

留在房顶一角的那包遗物中，里面有

他戴过的军用棉帽、用过的小本子、一

把 塑 料 梳 子 …… 她 最 想 告 诉 叔 叔 的

是，家里现在居住的还是以前的老院

子，不过已经换了新颜，希望叔叔能化

作天上繁星，看看这片他曾魂牵梦绕

的土地。

雪域高原，人迹罕至；远离故土，

乡音难觅。谈及为烈士寻亲的初衷，

杨宝民坦言，自己曾经也是一名戍边

军人，能感受到烈士们为国捐躯、誓死

守防的决心，同时也更能体会他们在

最美好的人生年华血洒河山、不能魂

归故土的那份遗憾。

“离开家时，他们大多数才十八九

岁，留在这片离天最近、离家最远的土

地上，也会感到孤独……”康西瓦烈士

寻亲工作开始后，以杨宝民为首的志

愿者团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退役

军人事务厅、南疆军区有关部门大力

支持下，已为超过一半的烈士寻到亲

人。杨宝民还设立了康西瓦烈士资料

汇集平台，持续为烈士寻亲工作发光

发热。

如今，康西瓦烈士陵园已成为每

一名边防官兵的精神高地。每年都有

不少官兵前来祭拜，许多地方车辆经

过时，也会鸣笛 3 声，以此寄托哀思、表

达缅怀。

透 过 烈 士 纪 念 碑 向 远 处 山 脊 看

去，“弘扬喀喇昆仑精神”8 个大字格外

醒目。喀喇昆仑神秘的面纱从未被世

人揭开，但在她的臂弯里，一茬茬官兵

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践行着“热爱边

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

喀喇昆仑精神。

“这是一群把牺牲奉献当作幸运

的人……也许他们不再回来，但他们

的脚步依然铿锵坚定。”几年前，一部

讲述喀喇昆仑戍边故事的纪录片在央

视播出，听到里面这句台词的时候，我

刚刚认识陈俊。

身 材 魁 梧 ，性 格 沉 稳 ，脸 上 两 抹

“高原红”——在未了解陈俊前，他留

给 我 的 印 象 只 是 一 名 普 通 老 兵 。 在

2022 年 6 月的全军主题团日活动中，一

封 来 自 喀 喇 昆 仑 的《与 妻 书》让 人 泪

目，这封信的作者正是陈俊。自此，他

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熟知。

当时需要执行紧急任务，作为全

团侦察专业教练，陈俊领命出征。上

山前，他的双胞胎儿子刚刚出生。来

不及抱抱孩子，他就远赴千里之外。

那段时间，陈俊断绝了与外界的

一切联系，看得最多的是手机上保存

的孩子照片。由于不知道任务何时结

束，他在一次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

果我牺牲了，抚恤金给你；如果我伤残

了，离婚证给你；如果我回来了，我会

把一辈子都给你……”

任务结束后，陈俊踏上了回家探

亲的路途。两个儿子见到他时，第一

反应并不是喊“爸爸”，而是颇为好奇

地指着他的耳朵给妈妈看。原来，长

期“泡”在射击场，陈俊的一双耳朵早

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只能佩戴助

听器增强听力……

时至今日，写家书仍是喀喇昆仑

官兵每次执行大项任务前必做的一件

事。纸短情长，写不完对家人的挂念

与笔下的远方；戍边无言，道不尽山河

壮丽、人如界碑。

如果有机会到喀喇昆仑，请你一

定 要 去 烈 士 陵 园 看 看 那 些 最 可 爱 的

人。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不出玫瑰，

却安葬着无数父母最宝贵的花朵。

如果有机会到喀喇昆仑，请你一

定要仔细听听呼啸而过的山风，里面

夹杂着戍边官兵最喜欢的几句歌词：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

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山河

一寸不能丢。”

山风里的誓言
■崔浩浩

退役二十载

难忘我是兵

军号嘹亮心萌动

梦里再回军营

依稀又着军绿

青春波涛汹涌

筑牢国防使命在

我以军人为荣

钢枪紧握在手

军威油然而生

风云变幻辨敌友

心系祖国安宁

操场列队跑

足底顿生风

一切行动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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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奋争

时间判定输与赢

机敏就是生命

赛场切磋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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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强军助力

军队固若长城

梦醒天欲曙

朝霞正泛红

军人使命滋润我

兵心永年轻

梦回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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